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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薩暴亂的悲哀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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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昨日） 

北京應吸取的教訓 

首先，低估了發生暴亂的可能性，錯誤認為拉薩近二十年的穩定和平靜是「經濟萬能」的結果，是一鉅大勝利，從來沒有官員認真地去檢討西藏的政經政策應當「與時俱進」，譬如：一、錯誤地將寺廟的治安權、財權和小喇嘛的培養權長期交給寺廟喇嘛；二、對少數暗通海外叛藏集團的人物任其自由活動；三、不敢在第一時間逮捕衝擊公權力的暴徒。這樣無邊的寬容不是「放縱」，而是「養虎」，連美國政府也不會這樣幹。 

這次拉薩主政官員明知達賴一月的煽動性講話，明知每年3月是叛藏集團肇事的日子，卻全都「放心大膽」地跑到北京去參加「兩會」，致使3月10日哲蚌寺暴動喇嘛進入城區，當地政府未能在第一時間採取對策，直到3月11日、12日、13日、14日湧入更多喇嘛，一些藏民也加入暴亂行列，養的虎已經咬人時，遠在北京的西藏大員才恍然大悟，倉猝出手，為什麼會這樣，實在費解！ 

對西藏工作的自滿，高估了經濟的作用，特別在以下四個方面估計不足：一、沒有看到西藏從奴隸社會在短期內做跳躍式過渡，須有後期準備；二、沒有看到寺廟收入大幅增加，「財大氣粗」，使寺廟集團的「復權」意識隨時可能爆發；三、沒有看到社會財富在積累過程中總會有不公不均之處，這種負面效應有時會激化；四、沒有看到藏民性格明快，最易被煽動和利用。 

其次，對海外流亡藏人「一刀切」，沒有做適當的溝通、分化和相應的爭取工作，譬如把他們統稱為「達賴集團」，就是值得商榷的。 

在八萬流亡藏人中，除少數第二代分散於西方國家外，大多數仍生活在印度達蘭沙拉的藏人難民營地。尹集鈞七、八年前去過那裡。印度政府特別劃給流亡藏人一些荒地，讓他們開墾務農。那裡條件不好，供水都成問題，何談其他；以農為主的收入也是有限的。對比今天高速發展的西藏經濟，這些流亡藏人想回到家鄉去也是很自然的事。何況他們當中不少人是被脅迫出走的，不少人是達賴喇嘛的盲目追隨者，不少人在幾十年的磨難中有所反思，就算這些人有罪，50年的「放逐」也算是懲處了。前蘇聯能修改法律讓幾十萬「白俄」返鄉，日益強大的中國何不伸開雙臂，歡迎他們來到西藏來！ 

至於達賴，要多看他的變化，多看他「一個中國」、「我是中國人」和放棄「獨立」的宣示，少看他的軟弱面和「搖擺不定」，少看他對西方強權的低頭哈腰。把達賴和陳水扁相比較，就會發現達賴不同於陳，只要他明確同海外叛藏集團劃清界限，就可以同他討論回歸祖國的事。 

真正反華的是外逃藏人中的極少數，如「青年大會」、「自由西藏學生運動」、「西藏全國民主黨」和西藏流亡政府中的極左派（如首席噶倫桑東等）。這些人表面上抬著14世達賴，暗地裡卻與西方反華勢力勾結，拿洋人的錢，做反藏人的事，根本不把達賴放在心上。14世達賴看在眼裡，心知肚明，卻把他們無可奈何。 

北京能對台獨分子宣稱，只要承認「一中」什麼都可以談，何不以同樣標準對待西藏流亡政府？ 

再次，北京對拉薩暴亂的新聞管制，從一開始的封鎖到後來的半開放，讓海外部分媒體和外交官進入拉薩進行有限採訪和實地觀察，已使世界媒體部分改變了對拉薩暴亂的看法，增加了西方對北京官方發布的新聞的可信度，這是一次可喜的嘗試。中國到處都在講「與國際接軌」，卻總是害怕在新聞工作上與國際接軌，這次應當從中嘗到一點甜頭。須知，一篇外國媒體的採訪報導，比新華社發10篇文章的作用還要高。當然，外國媒體花樣多，只要適當掌控，還是大有利用價值的。美國在伊拉克對媒體的管制辦法，可作參攷。 

西藏往何處去？ 

東西方對西藏的前景有三種設想： 

一是保留一個原始的神權文化，一個與世隔絕的農奴社會，為神學家、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提供一個研究社會發展史的現實樣版，保留一個獵奇、觀覽、鑑賞的旅遊地，為西方民族提供一個休閒的好去處。 

二是用當年美國處理印地安人的辦法來處理亞洲的西藏人，即把這些人殺去大部，然後為他們設立保留地，在那裡建賭場、開妓院…… 

三是支持和幫助藏族人民發揮自己的長處，進入世界先進民族的行列。 

顯然，第一種選擇就是要讓藏族人民重新回到苦難的農奴制和政教合一的社會，過著食不果腹、衣不蔽體、兩手空空、兩眼漆黑（文盲）的生活，這是反歷史的，是不可能的。 

第二種選擇是殺戮，是反人道的，更休論建賭設妓。 

只有第三種選擇才是唯一可行的。但是，上天把西藏交到中國人手裡，要由中國人來選定並帶領西藏走這條路，西方世界豈能認同！ 

這便是面對拉薩3月暴亂的悲哀之處。 

（尹集鈞是「西藏研究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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